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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 征 稿 启 事

《中国国情国力》杂志于 1992 年创办，是国家统计局

主管的综合性期刊。按照展示经济社会发展进步成果、剖

析经济社会发展热点难点、建言中国科学发展良方良策的

定位，通过全方位报道我国经济、社会、科技、文化等多个

领域的发展进程与经验成就，帮助广大读者“正确认识国

情 准确把握国力”。

●栏目设置：卷首、聚焦、数读、创新、观察、治理、纵

横、简讯。

●稿件要求：6000字以上，内容新颖、论点明确、文句

精练，文题简明扼要，文稿资料可靠、数据准确。

●文章结构：题目、作者、作者单位、摘要、关键词、文

章正文、注释、参考文献。

●论文要求：

中文标题一般不超过 20个汉字。

摘要字数控制在 300 字左右，关键词提炼 3-6 个，注

明中图分类号。

正文序号层级：一、（一）1.（1）。

注释为尾注，与内文一一对应。

●参考文献：采用“实引”方式，与内文一一对应，列于

文末。文献著录格式如下：

◎著作：[序号]主要责任者 . 文献题名[M]. 出版者，

出版年：起止页码 .

◎期刊文章：[序号]主要责任者 . 文献题名[J]. 刊名，

年（期）：起止页码 .

◎报纸文章：[序号]主要责任者 . 文献题名[N]. 报纸

名，出版日期（版次）.

◎译著：[序号]主要责任者 . 文献题名[M].（译者）.出

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 .

◎电子文献：[序号]主要责任者 . 电子文献题名[EB/

OL]. [发表或更新日期]. 文献出处或可获得地址 .

◎稿件中的数据和引文要注明资料来源，相关数学公

式、曲线图、数据表格，务必字迹清楚、规范、图形清晰。数

学公式、引用数据核对准确，注明出处。

◎国家、省部级基金及其他重大或重要科研项目产出

的文章需注明项目名称，在括号内注明项目编号。每篇稿

件只标注一个项目名称。

◎稿件可直接寄至编辑部，凡作者邮寄稿件，请用A4

纸打印；或发送到投稿电子邮箱：zggqgl@sina.com。稿件

中请注明通讯地址、邮编、电话、邮箱。编辑部对采用稿件

有权删改，不同意删改者请在稿件中注明。

◎本刊不收取审稿费和版面费等，并对刊用稿件支付

稿酬。

◎来稿文责自负，凡投寄本刊的稿件请勿一稿多投，

若三个月内未收到用稿通知，作者可自行处理。本刊坚决

抵制各种学术不端行为，一经发现，投稿作者将被记入黑

名单。

◎本刊已加入若干期刊数据库网站，为读者提供网上

阅读服务。若作者不同意将文章编入数据库，请在来稿时

声明，本刊将做适当处理。

◎投稿须知的最终解释权属于《中国国情国力》杂志

社有限公司。

■ 高静

春日的风，漫过涪江的柔波，将两

岸的泥土熏出温润的甜香。田埂边的

麦冬，新叶初绽。晨露沾在叶尖，风一

吹，便滚落进泥土里，惊起一阵细碎的

春草香。

农业农村调查科的陈科长踩着田埂

的软泥，胶鞋上沾着新翻的土，手里的旧

本子页角已经磨得发毛。开春以来，大

家的脚步已踏遍了春风里的许多村落。

每年开春，新叶刚冒头时，便是调查

员最忙的时候。农户的种植意向、农资

的价钱、种一季的本钱……这些细碎的

事，都要一一问过、记下。旁人眼里，这

不过是些普通的字与数，可陈科长知道，

这是调查数据中最扎实的基石。

田埂那头，有人远远招手，引着陈科

长到地头的凉棚里。粗瓷碗里的热茶，

冒着袅袅热气。这名调查户指着田里的

苗，眼里亮着光：“你看，今年的苗比去年

旺多了！按着你去年说的，少用了化肥，

换了自家沤的肥，这土松了，苗反倒长得

更好了。”

陈科长笑着翻开本子，笔尖落在纸

上，沙沙作响。这两年，村里人的日子

渐渐松快了些。种出的麦冬越来越好，

卖价也高了，手里的余钱一点点多了起

来。今年，这名调查户还想着把隔壁

荒了许久的地也开出来，种上麦冬。

这新的念想，也被一笔一画，妥帖地记

在了本子里。

这样的身影，在统计调查队伍里并

非独一个。山里头，调查队员们翻过一

道道山梁，将山里人家的收支日常一一

收进册中，那是住户调查里最鲜活的民

生；城区的菜市，他们蹲在摊前，将菜价

一笔笔核对，为关乎百姓生活的指数攒

下最扎实的依据。人们总说，落在纸页

上的数字是冰冷的，可在这春日的田埂

上，你才会懂——每一个字、每一个数，

都是脚步踩出的温度，是百姓的日子一

点点攒起来的、最鲜活的模样。

风裹着麦冬的清香气，漫过田埂，吹

拂而来。春天，农人在田里侍弄着麦冬，

埋下一年的希望。而统计调查人——走

在田埂上的记录者，把这些真实的日子，

一笔笔写在这春日的信笺上。等到秋风

起时，那些埋在泥土里的、写在纸页上的

念想，便会一起生根，长成百姓手中满满

的好收成。

（作者单位：国家统计局绵阳调查队）

田埂间的春日信笺

■ 巩媛媛

楼下的杏花开了。深粉、浅粉，在小区里疏疏落落

地立着。前两年我们栽下的那棵杏树，今年总算开得像

样了。女儿这棵树下闻闻，那棵树下嗅嗅，仰着小脸，说

花好香。其实杏花没什么香味，她闻到的，分明是春天

的气息。

这缕淡淡的春意，一下子把我拉回博湖县乡下的童

年。那时，我家的院子是杏树的王国。十七棵杏树，散

在房前屋后，散在菜地田埂边。春风一至，它们便热热

闹闹地，用深深浅浅的粉色，把整个院子都染透了。父

母在菜地里忙碌，翻地、打埂、播种，蜜蜂在杏花间穿梭，

嗡嗡作响，满院都是生机。

待到夏日，园子便绿得浓酽。黄瓜爬满青架，西红

柿缀满红果，茄子紫得发亮。而满树的杏子，也悄悄

熟了。

院子东头那棵最老最大的杏树，结的是油杏子，树

干粗得我抱不住。它最先成熟，果子小巧玲珑，浅黄圆

润，甜润多汁。站在树下伸手可及，摘下来在衣角轻轻

一蹭，便可入口。我总爱爬上树去，骑在粗壮的树杈上，

慢悠悠地吃。微风拂过，枝桠轻晃，阳光透过叶隙洒下，

满地斑驳，都是童年最自在的时光。

还有几棵是父亲嫁接的毛杏子，比房檐还高。果子

橙红饱满，覆着一层细绒，熟透了就自己往下掉，“啪”地

摔在地上，稀烂。低处的杏子早被摘尽，高处的总要爬

上屋顶才能摘到，再高的就没办法了，只能留给小鸟。

小鸟可聪明了，专挑最熟最甜的啄。还有一种杏子，初

黄时微苦，要等它彻底晕开橙红，甜味才缓缓漫开，吃

它，总要多几分耐心。

园子正中间的那棵杏树，最为特别。树高 4 米有

余，树冠并不张扬，看着普普通通，结果时却格外惊人。

繁密的果子压弯了枝桠，慢悠悠地由绿变黄，再变红。

等到全红了，就像一束火把立在院子当中，远远就能看

见。村里人路过我家，总要驻足赞叹：“哎呀，这杏子结

得真好！”

可他们哪里知道，这杏子好看，却不能吃。

杏子成熟时，正是农忙。中午太阳毒，干不了活，村

里人就爱来我家歇凉，吃杏子。有的人不客气，自己就

去摘了吃。有时候父亲让我每种都摘一些来，请大家品

尝。我摘上满满一盆端过去，大家坐在树荫下，一边吃

一边聊天，说着地里的庄稼，说着今年的雨水。

只有那棵如火的苦杏树，我从来不摘。

可人总是如此，越不让吃越是好奇。每年总有一两

个好奇之人，执意挑个最红的，咬一口，随即脸就皱成一

团，慌忙吐掉，赶紧抓几个甜杏塞进嘴里，压去苦涩。我

便站在一旁悄悄笑。年年如此，无一例外。

我曾问父亲：“这么苦的杏树，为什么不砍了？”

父亲淡淡地说：“苦，也有苦的用处。苦杏仁入药，

能治咳嗽。有些东西啊，不是让你当下吃的。”

杏子熟了的季节，我放学回家，就多了一件小事——捡

杏子。房前屋后的，掉在地上的，都捡起来。杏肉烂了

不要紧，我要的是杏核。捏出杏核来，晾晒在房顶。那

棵苦杏树，每年能收两大盆杏核。

中秋过后，爬上房顶收起晒干的杏核，哗啦啦倒进

布袋。等到冬天，外面下着雪，围着火炉，我们一家人坐

在一起砸杏核。到了春节，桌上便多了一道独特的下酒

菜。白白脆脆，咸香可口。大人们喝酒聊天，我便守在

一旁，一颗又一颗，吃得津津有味。

后来，我们举家搬进城里，故乡的院子早已易主。

听说菜地盖了两个蔬菜大棚，十七棵杏树，一棵也没能

留下。就连那棵如火般热烈、苦得让人皱眉的杏树，也

只剩记忆里一抹烧不尽的红。

两年前，小区绿化，业主可自行栽种树木，我特意选

了一棵杏树苗，栽在楼下。去年春日，它只开了寥寥数

朵，清淡雅致。女儿放学归来，踮着脚尖看了许久，认真

地说：“妈妈，这是我们家的杏树。”我轻轻点头。

如今，杏花又开，繁繁点点。女儿依旧在树下嗅闻

徘徊，眉眼弯弯，像极了当年的我。

故园的杏树早已不在，可那缕藏在岁月里的杏香，

却伴着春风，一代又一代，轻轻流淌。

（作者单位：国家统计局巴音郭楞调查队）

花间杏事

春归天山
张丽宏 绘

紫藤映翠

张欣雨 摄

■ 钱奕莲

记忆如沅江的水悠悠流淌，总将我牵回童年栖居的河街。那

是一段浸着烟火与水汽的时光，河街的模样，恰似一幅晕着墨色的

古卷，在岁月里缓缓铺展。

青石板是河街的年轮。百年脚步将其磨得发亮，雨霁后能映出

檐角的飞翘，每道细密纹路里，都裹着挑夫的号子、货郎的铜铃，还

有黄昏时母亲唤归的悠长声线。街边屋宇多是木结构，黑褐梁柱爬

着青苔，偶有几栋灰砖房，也同木楼一般，浸着沅江的潮气与印记。

每年汛期一到，江水便漫过街面，温柔地拥住房屋下半截——我总

爱蹲在门槛上，看小鱼从脚边游过，母亲则忙着把木凳、米缸往高处

挪，嘴里念叨着“水退了就晒被子”。退水后，木墙上会留下一道深

色水渍，像座无形的界碑。线上是干爽的日子，挂着晾晒的衣裳与

袅袅炊烟；线下是潮湿的回忆，浸着鱼虾的咸鲜与我和伙伴们蹚水

摸螺的脆笑。

店铺是河街的魂。杂货店的玻璃柜里，水果糖与铁盒饼干泛

着甜香，老板娘陈婶坐在竹椅上织毛衣，见我扒着柜台望，总会笑

着递来块橘子糖，糖纸在阳光下能映出彩虹；小吃摊的蒸笼总冒着

白汽，王伯的米粉浇上一勺红油，香气能飘出半条街，我常端着粗

瓷碗蹲在路边，吸溜得满脸通红，他还会额外给我加一筷子酸豆

角；裁缝店的门帘总是半掩着，缝纫机“咔嗒咔嗒”的声响里，我趴

在门框上，看那些布匹在针脚下慢慢变成衣裳，心想什么时候也能

做一件新的。孩子们是街面上的风，我和伙伴举着糖葫芦追逐打

闹，脚步声在青石板上敲出轻快的鼓点；大人们则在烟火气里忙着

生计，招呼顾客的吆喝、讨价还价的笑语，与沅江的流水声缠在一

起，酿成了最鲜活的市井滋味。

我家住在渡口边，那是河街连通外界的咽喉。去省城，坐轮

渡过河是唯一的路径。轮渡既载人，也载车，船长李叔总爱摸我

的头，让我坐在驾驶舱边看江水翻涌。每天清晨，第一缕阳光刚

吻上沅江水面，渡口便热闹起来：挑着菜筐的阿婆、背着书包的

学生、拉着货物的板车，都挤在跳板上，汽笛声一响，人与车便

顺着惯性往前挪，像一长串流动的风景。我常在这里等父亲归

来，他从省城带的糖果，装在印着花纹的铁盒里，是我最珍贵的

念想。

暮色漫上来时，河街的灯次第亮起。昏黄的光映着青石板上

的水洼，也映着窗棂里漏出的暖。江风卷着水汽吹过，木房子的沉

郁气息、母亲炖鱼的香气、邻居们坐在门口的谈笑声，都被揉进夜

色里。这时我总爱站在街尾，看沅江的波光与街灯的光点融成一

片，分不清哪是水，哪是路，哪是岁月里静静淌着的、属于我的河街

往事。 （作者单位：国家统计局常德调查队）

河街往事


